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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骄

内容简介

老天是故意派他来让女人难看的吗芽
明明是男儿身，偏生了张闭月羞花的美女脸

她利用他泛滥的爱心混入军营打探敌情

可惜出师不利反倒被他从头到脚看个精光

气人的是，名震西戎的女枭雄被当成东西看待

他嘴上老挂着不跟女人动手的“至理名言”

敢看不起女人芽她可是与他对阵的敌军元帅
真不知道他长眼睛是做什么用的

认识她的人都嫌她太过粗鲁不温柔

惟有他认为男人婆的她柔弱得需要保护

在他温柔的呵护下，她一颗芳心慢慢地沦陷

面对男女通吃的军师、凯觎他美貌的士兵

什么保家卫国的重责大任全忘得一干二净

就算要与十万大军为敌，她也要带他回家珍藏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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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她的人都嫌她太过粗鲁不温柔，

惟有他认为男人婆的她柔弱得需要保

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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楔 子

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

封神四十六年正月，洪钟旷雪声中，即将续接帝

位的太子卧桑，于策妃之日弃位远渡东瀛，俄顷间，

天朝群龙无首，宫变遂至。

宫变后，陷于政乱隐忧之际，皇帝迟不发诏宣揭

继位储君，以致太子储位空悬，于是，龙诞九子，九

子中余下的八位皇子们，纷纷竞相而起，皆意欲逐鹿

东宫，执鼎策国。

风起云涌的波涛间，史家默默隐身幕后，燃起一

笼薰香，摊开簇新的卷策、备好笔墨，在烛火下，将

那些素来隐于汪洋中的八条蛟龙，一一摊开细看端倪，

就不知，在滔滔的历史洪流中，八位皇子，谁终将跃

登于顶。

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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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“宫变？！”乍听消息的皇八子寰王野焰，难以置信

地张大了眼。

“没错，太子在大婚当日弃位了。”军师冷沧浪坐

在椅内，聚精会神地看着手中已看过不下十回的密函。

远在天朝边陲，长年戍守西戎地域的雄狮大军，

在今日来自京兆的密使乘着快驹进入中军大营，带来

京兆宫变的消息后，代替领兵出营的野焰接函的冷沧

浪，便十万火急地召齐军中的参谋与寰王旗下的门客，

紧急要他们展开商议，并派人出营把野焰给叫回营中，

处理这个措手不及的大问题。

听得一愣一愣，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的野

焰，实在很难相信全朝拥戴的太子卧桑，会在即将接

下帝位的时刻突然弃位，更不明白卧桑会不顾国家与

百姓，就这么抛下所有人期望的原因。

怎会这样？这事怎完全看不出半点预兆？东内太

极宫的那些人在做什么？怎都没看着卧桑，反倒让卧

桑一声不响地暗渡到东瀛去？难道都没有人在事前看

出卧桑想弃位的心态，所以才会没人能够拦得住他的

这个决定？而卧桑，掌国那么多年来，英明如他，不

可能会不知道他的弃位将会引发什么后果，他怎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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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顾大局就这么一走了之，陷整个天朝于可能爆发政

乱的隐忧中？

“老大他怎会⋯⋯”野焰抚着额，“这事发生多久

了？”西戎地处偏远，只怕消息传到这，事情都已过了

一段时日。

冷沧浪叹了口气：“东内动员了上百名驾部郎中，

快马日夜兼程地走了十多日，这才把消息送到咱们手

上。”身在远处就是有这个坏处，再新的消息，等传到

他们这都变成旧闻了。

“东内有办法将太子追回来吗？”也许事情还来得

及补救，只要能追回可能维持一朝平衡的卧桑，那么

就还有一线希望。

“追不上也追不回来。”冷沧浪将信函往旁一扔，

无奈地摊摊手，“圣上也下令不必追了。”

一时无法消化这消息的野焰，颇受打击地顿坐在

椅上。这时帐帘被一名急走入内的男子掀起。

“第二批密使到了吗？现在朝中局势如何？”冷沧

浪拉开身旁的坐椅，边问边倒了盏茶给军中第三灵魂

人物———花间佐右卫。

“刚走。”花间佐擦着额上的汗，“朝中情况还算

好，没有朝臣们先前预估一触即发的迹象，目前是由

东西南三内联合制衡。”

“我父皇打算拟谁为下一任太子？”恢复神智的野

焰深吸口气，重新振作起精神来面对已经来到的风雨。

“这⋯⋯”花间佐顿了顿，“很难说。”

他微眯着眼眸：“什么意思？”太子一弃位，按理

说，父皇就应马上宣布下一任接替的继位者，怎倒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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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确定？

花间佐娓娓道出第二批密探带来的内容：“宫变那

夜，圣上连夜急召刺王铁勒进翠微宫密商。刺王出宫

后，随即起驾返回北狄，次日圣上又同时将滕王舒河

和翼王律滔召入宫中，两位王爷在离开翠微宫后，就

一直保持着沉默，任谁也无法猜出圣上到底对他们说

了些什么。至于圣上要策谁为太子，翠微宫到现在还

没有半点消息传出。”

野焰愈听愈觉得有问题，铁勒为何在那个时候返

回北狄？如果父皇打算立他为继位太子，那他应该留

在京兆里才是啊。而父皇若是要立舒河或律滔其中之

一为太子，又怎会两人同时都召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“眼看太子弃位都有些时日了，可是圣意迟迟不下

来，看来，圣上似乎也还在观望当中。”冷沧浪淡淡推

断出皇帝迟不宣诏的原因，同时也头痛地皱紧了一双

剑眉。

“那⋯⋯”野焰沉吟了半晌，脸上忽地露出一抹笑

意，“你们认为朝臣们最有可能拥谁为太子？”

“有三个人选。”花间佐伸出三指，“据军中司马所

探得的情报分析，西内打算拥皇二子铁勒为太子，东

内是打算由皇五子律滔来取代卧桑的空缺，而南内所

拥的太子人选则还未定。”

野焰挑了挑眉：“南内不拥三哥为太子吗？”真是

稀奇，南内的人不是一直都想把霍鞑拱上皇位吗？怎

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反而不继续当推手了？

花间佐想了想，然后犹豫地对他摇摇头：“不一

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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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么叫不一定？”看他吞吞吐吐、要说不说的模

样已经很烦躁的野焰，干脆一把将他给拉过来，大眼

瞪小眼地盯着他。

“那个⋯⋯是这样的⋯⋯”迫于他那张会带给男人

莫大压力的面容，花间佐只好赶快吐出他想知道的话，

“皇三子霍鞑与皇四子舒河为同母所生，也都是南内的

人，因此南内可能在他们两者中择其一拥为太子。”

“我都忘了这一点。”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后，野焰

放开他，百思不解地搔着发，并以肘撞了撞身旁的冷

沧浪，“喂，南内那群爱玩弄权政的老人不推出人选的

原因，是因为在犹豫吗？”

“如果我是南内的人，我现在也会为了拥谁而难以

抉择。”冷沧浪边点头边分析给他听，“若是没挑好可

以下注的人选就仓促表态作决定，那么在争夺储君的

这场战争中，南内就败定了。”

这是一场攸关性命和未来的赌博，因此各方参赌

者，当然得谨慎评估可下注的人选才下注，不然万一

败了，那么就全都得赔上，这种后果谁都担不起。

“看来⋯⋯南内的希望最小。”听完他的话，野焰

愈想愈乐观，“既然东内的人选择为五哥撑腰，那么有

了东内的支持之后，五哥就很可能击败众人登上大

典。”

冷沧浪却泼了他一盆冷水：“不，最没希望的是翼

王律滔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就台面上的情势来看，东内的人继失

去卧桑后全力培值律滔，律滔怎可能会败？

“先不要说铁勒已经拥有半片天下，南内本就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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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了霍鞑的南蛮军权，现下皇九子怀炽又投靠了舒

河，只要再加上怀炽这名善用手段的好人手效力，那

么无论南内是想拥立霍鞑还是舒河，南内的势力都已

经初步聚集完成。反观律滔，他只不过拥有东内而已，

相形之下，他什么军权也没有，在朝中更没有可支援

他的人手。”

野焰的神情变得有些焦急：“怎会没有？六哥不是

向来都站在五哥那一边的吗？”

“皇六子风淮不但不肯加入这场太子之争，他还希

望诸皇子在新任太子这件事上统统都罢手，以免造成

手足相残不可挽救的局面，并要求众人收起剑拔弩张

的姿态，静待皇上的旨意。”冷沧浪跷起修长的腿，靠

在椅背上深深嘘了口气。

聆听着他的话，野焰虽是不愿承认，但风淮就是

那个公私分明的死性子没错，无论私交再怎么好，相

信公正廉明的风淮，在这件事上定会不掺杂个人私情

而想要力挽狂澜，进而不支持任何一个兄弟。但若是

连风淮都不支持律滔，那他们这九个兄弟间，还有谁

会去帮势单力孤的律滔呢？

身在皇家，他们这些兄弟间，不但感情疏离得很

远，也如陌路般走得很远，若没有两相权衡之下的特

别关系或是利益冲突，他们只能勉强说上是有血缘的

陌生人。多年来，各自为政，也不互相联系。

但在他的眼里，自小到大，最能体恤、最亲近他

这个出身卑微的八弟，也常在他最需要亲情时给他温

暖的人，就只有这个排行老五的哥哥，不像某个冷血

心残的人⋯⋯

·６· 天 骄



挥之不去的阴影又再度浮现在他的心头上，那道

影子的主人，远不可触又高远得如一座动摇不得的巨

岩，纵使耗尽他所有的力气，不管他再怎么努力、再

怎么奋力向影子的主人迈进，那个人也不会回头看他

一眼⋯⋯

“那七哥呢？”他急急甩去那抹存在心头的暗影，

正色地再问，“他愿伸手帮助五哥吗？”现在就剩一个

自小就特意疏离所有兄弟的朵湛了，也许这次的宫变

可以把他给请出来。

冷沧浪不带期望地挥挥手：“皇七子朵湛就要成亲

了，除了他的心上人之外，任何人他都不想搭理。日

前朝中王公到他府邸催促他表态，他就只是声明他的

中立立场而已，至于其他，他还是一如往昔，什么都

不过问。”

“七哥又把他那套明哲保身的哲学拿出来了。”天

底下就是有这种人，老把不趟浑水就不会沾得一身黑

的格言给摆在口头上，如今都已经火烧眉毛了，他还

是只想要保己而已。

“这是可以理解的。”冷沧浪完全同意朵湛的心态，

“成者为皇，败者叛臣。国局如此，当然不可不慎。”

换作是他，他可能也会这么做。

坐在一旁静静听着他们商议的花间佐，在听了一

段时间后，心底还是存着一个问题。

“王爷，那你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”现下几乎每个

皇子都有了打算，谁要自立、谁要投奔，已大致抵定

了，目前就剩下他这个皇八子而已。

“你认为呢？”野焰不答反问，把这个问题丢给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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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猜想。

花间佐握紧了一只拳头：“也在太子之争中占上一

席？”说不定他也像那些自立的皇子们一样，希望有朝

一日能够踏入翠微宫内坐拥江山。

冷沧浪不给面子地哼了哼：“他才没那么远大的志

向。”他要是有那么上进，那可就谢天谢地了。

野焰笑意满面地一手搭上他的肩：“知我者，沧浪

也。”

“那⋯⋯”花间佐看了看他们俩，有些明白他们在

说些什么后，颇觉可惜地松开紧握的拳头。

“喂，要投效哪方，你得先想个清楚透彻。”冷沧

浪收去了所有散漫的神情，神色凝重地拍着他肩头交

代，“别忘了在你身后还有整支雄狮大军跟着你，你若

投错了明主，那么我们就得跟着你一块沦为乱臣贼

子。”

“不用考虑了。”野焰漾出了个大大的笑脸，“在我

心中，就只有一个人选。”

“咱们雄狮大军要投效翼王律滔了是不是？”与他

几乎是共用同一条肚里蛔虫的冷沧浪，伸了伸懒腰后

帮他接完下一句话。

野焰有默契地对他点点头：“你可以开始摩拳擦掌

好好计划了。”

“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帮他？”他已经在心头盘算，

该从哪一方面下手才好。

“西内拥有北狄大军做后盾，南内则有南蛮大军当

筹码，那么东内多个西戎大军来加入制衡又有何不可

呢？”野焰摇头晃脑地说着，不一会，脸上又露出了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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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的笑容。

“律滔会非常乐见你送他的这项见面礼的。”嗯，

这份礼是够分量。

“小花。”野焰兴高采烈地朝花间佐弹弹指，“去把

军中所有的司马和参谋都给召过来，咱们得好好商讨

一下，该如何在近期内将西戎一带所有小国攻下。”

花间佐瞪大了两眼：“王爷，你要开战？”

野焰期待地扳着两掌：“为了五哥，为了让东内的

势力尽速扩张，我要拿下西边所有军权，一统西戎。”

? ? ?

“天朝寰王要一统西戎？”

懒洋洋趴在软榻上的粉黛，漫不经心地重复着女

官息兰方才告知她的消息。一双水葱似的玉手爱怜地

把玩着前些日子才从另一个小国那边抢来的天朝贡镜。

“王上正为了这事发愁呢。”忧虑堆满眉头，说着

说着，坐在榻旁的息兰又是一阵长叹。

“有什么好愁的？”粉黛不以为意地睨她一眼，回

头继续把玩着手中的贡镜，“派兵去和那个寰王较量较

量便是。”她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呢，没想到却是

琐事一桩。

说起他们西戎这一带，可是年年战火、岁岁烽烟，

少一场战事不算少，多这一场也不会算多；而他们伏

罗国，更是从开国以来一路打到今日，所以像那个天

朝的什么王爷，他想不想统一西戎一带二十小国的这

类问题，根本就不须特意来找她讨论，反正就是照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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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嘛，多个敌国也不会让她的日子过得格外特别，总

结一句：打！

“殿下⋯⋯”充满危机意识的息兰，一手按下她手

中的贡镜，千拜托万拜托地请她正经点，“现在最严重

的问题不是打不打，而是国内无人敢去和天朝寰王较

量。”

“不过是个中原男人，怕什么？”翻了个身，粉黛

伸掌勾来榻畔的垂纺，套在她皓腕间的玉铛环套清脆

地铮铮作响。

“天朝如果是由他人领军，那倒是没什么好怕，问

题就是领军的人不是普通的中原男人。”见她一脸的不

在意，息兰只好努力勾起她的好奇心，有模有样地抚

着面颊低叹，“光是听到寰王野焰这四字，西戎一带就

不知有多少小国主动降服。”

“喔？”水盈的眸子稍稍往她那边游移而去，些许

的好奇被勾出来了，“他是什么来头？”希望这次天朝

领兵的大将，可不要又是中看不中用。

息兰赶忙把得知的内幕奉上：“他是被刺王铁勒一

手带大的天朝皇八子，同时也是刺王铁勒所训练出来

的天才军事家。”

垂纺内的佳人在听见那如雷贯耳的嗜杀名号后，

顿时自榻上一骨碌地跃起，急躁地一把掀开纺纱。

“他是铁勒培养的人？”真没说错？好端端的，天

朝为什么要派出这种人来？那个铁勒可是能将类似天

朝那种大国在一夜间夷平的悍将，而那家伙所带出来

的人，绝对不可能会是泛泛之辈。

“嗯。”息兰大大地点了个头，“现在你终于知道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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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为什么头疼了吧。”

粉黛一手抚着下颔沉思：“这个寰王打起仗来跟刺

王相同吗？”千万不要告诉她这两个兄弟都是一个样

喔，如果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那种，那她会考虑马

上叫父王在国家被扫平之前就投降。

“不同，大大的不同。”这个息兰可就背得很熟了，

“他跟刺王的不同之处，在于，刺王总会精心设计一场

战役，为求全面歼灭敌军而小心谨慎，而寰王打起仗

来，则是又快又猛，有如野火烧过，所有的战术都是

他临时在战场上想出来的。”

粉黛狐疑地挑高了黛眉：“这样⋯⋯能胜吗？”没

做好万全准备就上战场，这男人行不行啊？

“他已经连连拿下数个小国了，再过不久，统领天

朝雄狮大军的那个男人，在拿下波盘陀后，就将挥军

大举进攻咱们还未受到战火的伏罗国。”那个男人不只

是行，他还很行。

“喔。”她淡淡应了应。

息兰期期艾艾地盯着她：“殿下，王上他⋯⋯”

“休想把我劝上战场去。”她笑咪咪地先打回票，

“你可以死了那条心了，本公主才不会去做这种折磨自

己的事。”跟一个无法预计下一波战术的人打？她可没

本钱去赢。

“为什么你不肯去？”息兰垮着一张脸，“这两年来

你究竟是怎么了？怎么会从一个骁勇善战的伏罗公主，

变成主张和平的卫道人士？”打从她高挂起战袍后，她

就不参加任何战事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才会让她有

这么大的改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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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黛冷冷低笑。她根本就不是什么主张和平的卫

道人士，她只是不想到那种沙尘滚滚、牲畜马匹、杀

戮征伐、汗水血污四处充斥的地方打滚，更不想回到

那个她连做噩梦都会梦到的地方。

“首先，我不喜欢失败。”她伸出一只玉白的纤指，

“既然那个叫寰王的那么厉害，我干啥要去自讨苦吃？

你是想叫我成为伏罗国的千古罪人吗？”虽然这种强敌

不是天天能遇到的，但也不是能够闹着玩的，一个不

小心，输了颜面事小，但若赔上了国家可就罪过大了，

她不要去担那种罪名。

“还没开战你怎么知道一定会败？你也领兵打过大

大小小的战役不下百来场，全西戎的人都知道，只有

你最有希望可以胜过天朝的大军！”

她充耳不闻地挥着小手：“不去，说不去就不去，

你也不必捧了，因为就算你捧得我再高兴我也不会去，

去叫我父王另请高明。”

“别管颜面那种虚无的东西了，一旦国破家亡，颜

面还能值些什么？它能赔给你一个国家吗？”息兰急急

将她拉起，试图灌输一点责任感给她。

“其实⋯⋯”粉黛抿着唇，踌躇了半天才又低吐，

“我不愿去还有一个理由。”

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我讨厌去战场上跟一堆闻起来跟骆驼没两样的臭

男人混在一块，那种骚味，恶⋯⋯光是想到我就浑身

不顺畅。”她咋舌地摇着螓首，愈想愈不舒服地频搓着

两臂，“在闻了那股臭味那么多年后，好不容易回到宫

中呼吸到正常的空气两年，我可一点都不怀念那种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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味。”

息兰差点气结：“你、你⋯⋯”骚味？她到底是把

男人当成什么东西？

“况且战场上净是漫天刮脸的风沙，还有一山又一

山数之不尽的刺硬碎石扎人脚底。我在宫里待得好好

的，何苦去找罪受？”说到后来，她更是觉得满心的不

平，“你想想，我是女人耶，那种会弄得一身脏兮兮的

事，为什么国里的男人不去做偏要找上我？跟着军旅

征战后，不要说那一身的脏污要洗到何时才能洗干净，

说不定连个净身的地方都找不到，我才不要把自己弄

得又臭又脏。”

在她的记忆里，男人向来就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生

物，无论是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，只要是男人，

他们身上就会有一种怪味，而那种味道，很臭，尤其

是在战场上成天与马匹处在一块的男人，那就更臭了。

就算是她命所有人都要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洁净，仍

然还是臭。

这不是她的嗅觉有问题，也不是她太过挑剔。只

是她从小就生长在脂粉艳艳的女人堆里，看惯了貌美

干净，闻起来又香气袭人的女人后，叫她到那种各种

怪味充斥的地方，去和那群好像一辈子都没洗过澡净

过身的男人相处，这叫她怎适应得过来？

况且那种颠沛的军旅生活，折磨人得很哪，就连

想要保持十根指头都干净无垢也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，

更别提那些汗臭、尘污、牲畜的腥膻⋯⋯恶，太不舒

服了，光是想想她就觉得那跟噩梦没两样。

息兰颤颤地指着她的眉心：“说了老半天，就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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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只为了你的洁癖这个主因？”

“是啊。”她十分认真地颔首。

“殿下⋯⋯”洁癖重要还是国家重要？她怎老是分

不清轻重？

“烦。”粉黛在她拉长苦瓜脸之前，别过头去不看

她的可怜相。

她不死心：“国家兴亡⋯⋯”

粉黛也接得很快：“我不是匹夫，我是女人，再说

一次，不去。”再继续过着那种动刀动枪的日子，万一

以后没人敢娶，她嫁不出去怎么办？

“那⋯⋯”息兰很委屈地拿出藏在袖中的“烫手山

芋”，“这个该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东西你哪来的？”盯着那只由她父王授与的帅

印半晌，粉黛终于闷闷地出声。

“王上刚刚把它推给我，叫我硬塞也要塞给

你⋯⋯”息兰可怜兮兮地吸着鼻子，两泡泪水还隐隐

在眼眶里打转，“倘若我没塞成，王上说他一定会在天

朝大军攻来时，把我五花大绑地抬到最前线去插着，

当第一个殉国的英烈。”

她不甘不愿地紧咬着牙：“糟老头子。”明明知道

苦肉计对她最有用，还特地叫人来演给她看争取她的

内疚感和同情心。

“殿下⋯⋯”息兰又是一副掩袖泫然欲泣的模样。

粉黛无奈地仰天长叹：“寰王什么时候要攻打波盘

陀？”美好的日子就要过去了，在出发之前，她说什么

都要先去洗个香喷喷的澡，好留作日后的安慰和纪念。

“三日后。”息兰不明就里地答着，不懂她干嘛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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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问这个。

粉黛听了后，二话不说地翻身跃下床榻，在矮桌

旁东翻西找了一会，然后费劲地从底下拖出一只大木

箱，开箱后抽出数卷绘有军事地形图的羊皮卷，仔细

研究到时该藏身在哪个地点较妥当。

息兰探首探脑地站在她身后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准备出门啊。”粉黛理所当然地回头赏她一记白

眼，“就算要打，我也得在心里有个谱吧？不先去探探

他的实力，难不成你真想让我当个亡国奴？”

“我马上就去准备出城！”

? ? ?

好臭，又是这种臭气冲天的可怕怪味，她干嘛要

来这种臭死人不偿命的地方受罪⋯⋯呸呸，嘴里还有

两口不小心吃下的沙子⋯⋯她就说她讨厌这种地方嘛。

“殿下，你就别再皱眉头了。”伏趴在沙丘后的息

兰，在粉黛的小脸上又开始出现眉心打结的情况后，

叹息连天地压下她的身子叫她认分点。

冒着极大风险偷偷跑来波盘陀战区观战的粉黛，

此刻的心情真是郁卒到极点了。早在跟息兰跑来此地

观战前的数日，那个她想探知底细的寰王竟不按理出

牌，完全不按照探子所探来的日子攻打波盘陀，毫无

预警地提前开战，在她赶到战场上时，雄狮大军已拿

下了波盘陀无数座小城邦，让她失去了可以观看寰王

攻打城邦战法的机会。仅仅只能来到波盘陀最后一座

尚未被攻陷的国城，在这里趴着研究那个害她错失良

机的男人接下来会怎么做。

而这一趴，她就趴了两日。也让她一头雾水地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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